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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女性真我风采的绽放 
 

——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的探索之路 
 

侯玮红 
 

 

    女性文学之所以存在，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表达女性的心声，探寻女性的自我解放

之路。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的发展，恰恰呼应了这一艰难曲折的求索历程。 

    当代俄罗斯女性小说的确立 

    在俄罗斯历史上，正如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曾备受忽视一样，女性文学的存在也长期受

到质疑。早在 19 世纪之初，俄罗斯的智性生活中就已展开关于女性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作用问

题的讨论。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女性文学”、“女性创作”、“女性史”等概念不断涌现却一

再被否定。一些观点认为文学只有“好”和“差”之分，不能依性别而论；一些观点则对女性创

作予以嘲讽和贬低，批评家斯·博诺玛列夫的“自然赋予女性天才的火花，但从来也不贡献天才”

一说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从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女性的社会地位问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

注，产生了一些非官方的机构、团体、俱乐部（如莫斯科的“独立女性论坛”、“复兴”和“姐妹”

俱乐部、彼得堡的女权研究中心等），旨在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尝试

女性自我表达的多种可能性，维护妇女权益。很多高校和科研院所（如俄罗斯科学院在莫斯科成

立的女权研究中心），也开始系统研究女性在俄罗斯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作用以及女权运动在国

内外的经验。 

    与此相应，女性文学的出版活动日益活跃，《女人的逻辑》（1989）、《不记仇的女人》（1990）、

《更干净的生活》（1990）、《新亚马逊女人》（1991）、《女人想要什么》（1993）等女性作品集相

继问世。在《不记仇的女人》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女性小说的存在是因为有不同于男人世

界的女人世界。我们根本不是要摆脱自己的性别，更不会怪罪自己的‘弱小’。⋯⋯而是应当保

存自己的价值。”它既是俄罗斯女性小说向世界发出的宣言，也道出了它以展现女性自我存在价

值为宗旨的不变追求。从那时至今，俄罗斯女性小说获得了蓬勃的发展，创作群体不断壮大，人

才辈出。从苏联解体前就已成名的柳德米拉·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塔季雅娜·托尔斯塔娅、尼娜·戈

尔兰诺娃，到解体后迅速成为文坛热点人物的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21世纪初女性文学的中坚

力量奥尔加·斯拉夫尼科娃，再到近几年崭露头角的伊琳娜·博加特廖娃，以及 2015 年凭借首

部长篇小说即获各种殊荣的古泽尔·雅辛娜，几代女作家为探索女性命运、寻求女性真我风采的

绽放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也为当代俄罗斯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远望深渊”：女性精神与生命姿态 

    1992年，乌利茨卡娅以中篇小说《索涅契卡》一举成名，从此佳作连篇，成为俄罗斯乃至世

界文坛上的知名作家。她获得过莫斯科—彭内奖、法国的美第契奖和意大利的文学奖项，2001年

以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荣获俄语布克小说奖，2015年以长篇小说《雅科夫之梯》获

得俄罗斯民族文学奖。 

    乌利茨卡娅深受俄罗斯古典文学传统的影响，一方面关注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描写普通人

的悲欢离合与家庭关系；另一方面，她在作品中常常表达对内心自由的感受。她的小说大都以女

性为主人公，以重大历史事件作为社会背景，以家庭为人物的活动舞台。女作家深受犹太文化传

统的影响，认为家庭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她笔下的家庭有两层含义：一是指具体的某个小家庭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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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是大家族，二是指世界这个大家庭。一个家庭的命运既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影响，又反过来折

射出社会历史的发展状况。乌利茨卡娅赋予家庭中的女主人平凡而又崇高的品格，使她成为家庭

的主要支柱。她认为：“俄罗斯人，尤其是俄罗斯女性，拥有一种奇妙而美好的品质——那种温

顺地接纳一切的能力。”她真诚地欣赏这样的人生态度。乌利茨卡娅笔下的女性具有一种独特的

魅力，那就是从她们身上生发出的给人安抚令人镇静的力量。《索涅契卡》和《美狄娅和她的孩

子们》中的女主人公就是对这一理想女性的诠释，作家借由她们告诉女性，应当正视现实，“应

当学会如此光明地、勇敢地去远望深渊”。 

    长篇小说《库科茨基医生的病案》从对女人存在的探索拓展到对人的存在的探索。小说通过

库科茨基医生一家几口人的命运来探讨人的存在意义——这个亘古永恒的话题。这里的存在包括

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库科茨基的一生致力于挽救人的生命，但他却无法拯救人的精神世界。

妻子为他所伤，从此对他关闭了心灵的大门；女儿面对理想和现实的矛盾，痛苦地向他寻求答案

时，他却把“这就是职业”这样冷冰冰的话抛给了女儿，致使女儿义无返顾地走上了完全背离科

学的道路。尽管小说最终仍然像几个世纪以来那样，对“存在的意义”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但重

要的是，作者努力使读者相信——直接提出这个地球上最主要的问题，不仅是权利，而且是每个

人的责任。 

    “黑色文学”：来自“地狱的音乐”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的艺术世界是多种美学体系相互作用的复杂综合体，其中现实与幻想自然

融合，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并存，自然主义与感伤主义交织，同时因其作品内容的

阴郁与沉重，她又被称为“黑色文学”的创始者或者“肮脏现实主义”的领军人物。 

    她较少正面描写社会政治生活，而致力于表现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阴暗角落，尤其是底层女性

为了生存而进行的卑微努力以及心灵的挣扎与扭曲。这是一片文学较少涉足的领域，是被社会所

厌弃的那部分人鄙俗、肮脏、琐碎、丑陋的生活画面。可以说，她笔下的世界里没有精神力量，

只有人作为动物的本能需求；没有爱，只有爱的苦闷、爱的要求和爱的毁灭；没有光明，只有无

尽的黑暗和绝望。在浪漫主义者寻找理想的地方，在宗教作家寻找信仰的地方，彼氏就如屠格涅

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一样解剖着青蛙，把现实中最残酷无情、最晦暗无光、最不可告人的

一面赤裸裸地展现在读者面前。疾病、死亡、自杀、错乱、孤独、疏离、不顺遂、被抛弃、被诅

咒、被唾骂、被冷落，她通过这些不幸的女性命运给读者呈现了一幅幅人间地狱的画面。这是一

个反诗性的世界，正如她给自己的一部小说所起的名字那样，是来自“地狱的音乐”，而女作家

也被称为“日常地狱的写家”。 

    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塑造的都是受尽生活折磨、被命运欺骗的人，有无辜而又无助、无知而又

无耻的社会牺牲品——流氓、醉鬼、杀人犯、妓女，也有所谓的中产阶级——科学博士或副博士、

副部长们的妻子、音乐家、工程师等等。后者虽然过着表面光鲜的生活，却同样是不幸的畸形人。

在她的小说中，没有也不可能有幸福的人。她笔下的人物世界由众多自认为不幸的女人组成，她

们不仅在物质生活上极端贫困，为可怜的一点生活资料费尽心机，而且精神生活也极端匮乏，人

与人之间冷漠隔阂、充满仇恨，无论在社会环境中还是在家庭内部都得不到爱。彼特鲁舍夫斯卡

娅似乎在这些女人刚刚出生时就要提前为她们的命运哭泣。 

    与那些被称为“残酷现实主义”作家不同的是，彼特鲁舍夫斯卡娅对所描述的事物拒绝评价，

拒绝宣传与教育，拒绝道德教化——这种对现实的非正统观点，颠覆了以往的文学创作理念，作

家也不再与读者进行传统意义上的对话，而是在描写完现实之后就消失，把善恶美丑留给读者自

己去评判。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作者道德观点的缺失，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方法，一种超然于世界

之上的俯瞰态度。 

    《夜晚时分》（1992）是苏联解体后彼特鲁舍夫斯卡娅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是作家一整

套创作体系的鲜明体现。它真实再现了苏联解体前后一家四代人面临的痛苦的人生境况：病弱无

助、被亲戚安排在“慢性病患者之家”里的老太婆谢拉菲玛，穷困潦倒的女诗人安娜·安德里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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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夫娜等等。小说以不动声色的见证人的身份展开，让每个人物都出来自己进行独白，令我们看

到在孤独这一点上他们并不孤独。这种对话性的共鸣就像一根丝线将互相隔绝的人们联系起来，

恰恰成了人们战胜孤独的一线希望。 

    “睁开了眼睛”：女性灵魂的觉醒 

    2015年，青年女作家古泽尔·雅辛娜宛如一匹黑马空降文坛。这位此前籍籍无名的业余作者

以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令世人震动。小说毫无争议地获得了该年度的“年

度之书”文学奖、“雅斯纳娅·波良纳”文学奖、“大书奖”等几个重要文学奖项，在不到两年的

时间里被译成 16 种语言。评论界好评如潮，很多知名作家、评论家都纷纷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

惊讶、赞叹之情，同时承认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女性小说。 

    小说以 20世纪 30年代苏联推行集体化政策为背景，讲述了鞑靼族底层妇女祖列依哈苦难曲

折的命运及其灵魂觉醒的过程。祖列依哈本是鞑靼斯坦一个偏远乡村里的普通农妇，在婆家过着

被践踏被蹂躏的麻木生活，唯有用永不停歇的劳动忘却伤痛。后来，她和其他各种身份的人一道，

被押上闷罐车送往西伯利亚。途中发生事故，这些人流落到了荒凉的安加拉河畔，组成了一个几

乎被国家遗忘、与世隔绝的移民村。在颠沛流离、艰苦卓绝的生存考验中，祖列依哈为了哺育孩

子顽强地活了下来，同时也完成了由一个深受宗法制思想桎梏的女性走向新时代女性的心灵蜕

变。表面上看，祖列依哈失去了原来的生活，远离了故土，实际上迎接她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

小说展示的是一名女性意识到个人尊严与价值，主动争取个人幸福的全新生活与生命姿态。“祖

列依哈睁开了眼睛”不仅是小说的题目，而且在文中出现四次，既提示了女主人公现实人生的重

大转折时刻，也点明了她灵魂升华的步步梯次，更凸显了小说情节的戏剧性和叙述的史诗性，可

谓神来之笔。 


